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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作为全国新型城镇化探索的先行先试地区和国家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领导羊，肩负着为全国的新型城镇化探索路径的使命。近年来苏南新型城镇的城市发展规划主要采取在中心城市的周边选建卫星城的路子，具体实施方式是从一个地级市与其管辖的一个县级市的一体化切入，以市县两级开发区为桥头堡，然后分期分批地选择市县间公路沿线经济基础较好的镇区建立卫星城。由于卫星城的建设是要产业先行的，所以，产城融合、产城并进也成为苏南各市卫星城布局的基本原则。鉴于目前苏南各市又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因此，苏南的新型城镇化进程近两年来又表现出一些新动向。1.不再一味地强调疏散人口，而是大力发展轨道交通解决城市拥堵问题。2.在郊区建大型的商城，分散中心城区的服务功能。3.打破行政疆界的约束，按照市场的规则构建都市圈，而不是增扩卫星城。4.推广新能源技术与淘汰污染企业并重，并把治理污染作为新的产业增长点。5.打造城市老街古巷为休闲创意街区，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实现老街区改造。6.在继续引进高新项目的同时，搭建起项目孵化平台，加速科研项目向产业的转化。7.农地红线和给农民工上户口也在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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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乡村的均衡，东西部城市间的均衡是人均收入的均衡，不是总量的均衡。只要乡村的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城市的水平，只要西部的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东部城市的标准，那么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人才从西部向东部的流动就不会停下来。这种人力资源不均衡背景下的人才流动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的拉动力。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和南京五个中心城市）作为长三角产业带的核心区，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产业积聚和人口积聚，让苏南五市也像北上广一样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古建破坏的城市病。那么下一步苏南的新型城镇化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如果从城市承载力角度说，下一步的城市发展要继续选建卫星城，通过建立卫星城来分散中心城市的交通压力，但如果从目前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出发，中心城市还需继续引进高新技术项目，吸纳高层次的人才，以替代落后产能，培育新的增长点。面对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中两难选择，中国未来的新型城镇道路到底该向何处去，归纳分析苏南近年来新型城镇化探索经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一、优化交通解决拥堵，而不是一味地强调疏散人口
尽管每个城市都是有承载力限度的，但就目前的苏南（即使把上海也算在内）来说，其人口密度与纽约都市圈、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密度相比都还有很大的增储空间。前年实施的建立卫星城镇、拉大城镇框架的城市规划策略实践证明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城市框架拉大了，另一方面城市内的交通也繁忙了。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要么是企业选建在郊区，职工居住在市区，要么是大学搬到郊区，但教师还住在市区。这种工作与居住的分离造成时间的浪费和通勤成本的增加，也与通过拉大城市框架提升交通效率的初衷相悖。建立卫星城的定位就是要打破“工作在郊区，居住在市区，通勤时间长，生活成本高”的旧格局，实现“工作在郊区，居住在郊镇，通勤时间短，生活成本低”的新格局。近年来由于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让产业中心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较大程度上得到缓解；所以城市的决策者们逐渐认识到，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不是由于人多造成的，而是由于交通设施不完善造成的。因此，完善交通设施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而不是被动地分散人口，建卫星城，或是所谓的在地城镇化。基于这样一个认知，年两年来苏南各中心城市选建新的卫星城的势头有所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各个城市都在规划新的轨道交通项目。

二、在郊区建商城，即降低了经营的土地成本，又分流的中心城区的压力

随着网购的普及，商业不依赖于中心区的街市，仓库也没有必要设在闹市区，于是，郊区村镇成为仓储地的首选。目前在苏南五市又进一步发展出郊区商城。比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都有美国品牌的outlets的大型商场。由于郊区商场比闹市区的商城品种多、价格低，加上商城内专门的儿童游戏设施，每天的娱乐节目表演，众多的特色餐饮店；所以，城区居民每周末一次的全家外出采购，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家庭的郊游活动。住在市内的居民也乐于自驾车或是乘公交去郊区店采购。过去周末的家庭采购是全城居民往闹市区跑，现在周末的家庭采购可以选择出市到大郊区去。这样一种郊区商场的做法无疑降低了闹市区的交通压力。郊区商城的城市功能布局模式最早出现在美国。这是随着私人汽车在美国的普及，美国商家选择在郊区建商城，以降低土地使用成本低。Outlets是一个美国品牌的连锁店，它最早在上海的郊区建商城，随后顺次在苏州、南京、杭州等城市的郊区布点。

三、打破行政疆界，按照市场的规则构建都市圈

前些年的苏南各个城市的一体化策略都是以中心城市中基准向辖区内的县级市延伸，因为同一个行政辖区便于落实各项措施。近两年的发展提出在跨越行政的界限实现强强联合，于是，跨区合作成为主流。江苏省的发展战略是实现两个一体化，一是依托上海实现苏锡常的一体化，二是以南京为中心，实现宁镇扬的一体化。目前的宁镇扬的一体化已经把安徽的马鞍山、滁州和芜湖包括进来。上海市最近出台的2016-2040年的城市发展规划把江苏的苏州、无锡、南通和浙江的嘉兴、宁波、舟山列为其都市圈儿的成员城市。上海都市圈儿只所以选择南通是因为沪通大桥的通车，一下子拉近了南通和上海的距离，加上即将通车的沪通高铁，南通的区位优势突显出来。上海都市圈儿只所以选择浙江的舟山市是因为舟山港的规模超过上海的洋山港，把舟山市划入上海经济圈儿即可突破上海港运力的局限，也能通过强强联合让上海地未来的城市竞争中不失交通枢纽地位。杭州只所以没有列入上海都市圈儿，是因为浙江的商业平台建设正在以杭州为中心建立都市圈儿，也就是说杭州自身有独立建圈儿的想法。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城市圈儿的理论直径一般为500公里，超出500公里会形成新的都市圈儿。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杭州都市圈儿、南京都市圈儿将会与上海都市圈儿合流。[1] 
四、推广新能源技术与淘汰污染企业和治理污染并重

淘汰污染企业，是治理污染的根本办法；但增设治污项目，也正在成为城市产业转型的增长点。另外，近两年来在国家新能源政策的激励下，苏南各中心城市首先从公共交通使用新能源汽车切入，推广使用电动汽车。加上前些年电动车的普及，目前苏南各中心城市的尾汽排放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缓解。这再一次表明，城市的污染不是因为人多造成的，主要是因为没有新技术特别是没有采用新能源技术造成的。既然污染不是因为人多造成的；所以城市也不能因为有污染而限制人口，甚至是疏散人口。
五、打造城市老街古巷为休闲文化街区，发展文化产业

新型城市化中，不再是对老街古建的蚕食，而是把老街古建当作文化资源进行现代利用。利用老街上的古建筑开办的创意工作室、艺术品做坊，把老街古巷变成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和居民休闲中心。苏南五市都遴选周边的古村镇，并根据资源优势进行排队，分期分批包装这些古街巷。面对长三角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对休闲旅游的需求，包装这些老街古巷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低成本的举措。特别是一些产业基础较好的古村镇，因为前些年发展起来的产业现在也都面临着整合与转型的问题，所以，对发展古镇老街休闲产业也非常有兴趣。由于各个村镇不同的历史背景、名人故居，尽管街面相似，但故事不同；所以，各地市旅游管理部分也乐意在利用古村镇老街的这么一个特点，不断地开发出新的古村镇来，以便常看常新，延续当地休闲旅游项目的生命力。随着这些不断被旅游利用的古村镇被开发出来，古村镇对居住吸引力也不断提升，即使这些古村镇不足于吸引城市中心区的居民来此居住，只少可以留住镇区的居住不使其快速地向中心城区转移；同时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化村镇也将丰富周边工厂产业工人的居住选择。[2]
六、搭建起人才平台，孵化项目，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为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目前苏南各地市一方面继续招引大项目、高科技的项目、高附加值的项目，另一方面都在抓紧做搭建项目孵化的平台工作。比如苏锡常三市的产业孵化园，每年投资超过百亿的资金吸引全国的项目团队。常州的科教城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团队。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自2009年举办至2016年已成功吸纳2318个高层次创新创业项目落地，累计注册资本超过186亿元。苏州全市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超过18万人， 全市自主申报入选的千人计划专家有219位，位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前些年浙江各市通过搭建商业平台获得了成功，如温州玩具市场、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海宁的皮草城让国内同业通过浙江的城市平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苏南各市则通过搭建生产平台、研发平台，让全国的高精尖项目在这里快速产业化并生根发芽。初看上去，各个城市都是在做平台，而实际上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平台；因为城市是由人组成的，在给每个人提供成功机会的同时，也实现了城市地位的提升。国家何尝不是一个平台，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是美国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创造的。

七、反思增加中心城市土地供给的政策突破
守住农业用地的红线是国家战略；但守住红线不是非要在中国产业核心区的苏南地区来实现。对上海、苏州、无锡、南京这些寸土寸金的城市维持农地的数量不是土地的最佳配置。增加土地供给，让房价降下来从而提高苏南各城对人才的吸引力才是土地政策的最优选择。不过从经济过角度来说，房价高涨并不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明显上升，因为一方面高房价导致人们选择居住变得更为节俭；另一方面，“租房不贵、房价贵”的现实表明房地产泡沫对租房者的影响有限。另外，对绝大部分原有就有房的居民来说，因为他们住在过去的买来的低价房里，它们的生活成本不仅没有被房价所推高，而且高房价让他们感受到财富的增加，高房价反而刺激了他们的消费支出。

八、热议要不要给农民工上户口问题

要不要给农民工上户口，让他们留下来。这仍然是目前苏南各城市热议的话题。支持者认为，一个城市的人才结构是存在一个合理的比例的，引进高层次的人才越多，为高层次人才服务的低端劳动者也会越多。比如最近上海、苏州的保姆贵现象，这就说明低技能劳动者短缺；而且，低端劳动者供给不足同样也会造成生产、生活成本的增长，从而降低城市的竞争力。反对者认为，一个城市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如果给低端劳动者上户口，那样全国的低端劳动者都会拥入上海、南京、苏州这些产业中心城市来分享户籍城市的福利，这会造成这些产业中心城市财政不堪重负。不给低技能劳动者上户口也是香港、新加坡等先进城市的共同的做法。还有学者提出，对农民工来讲，哪个城市有工作可做，哪个城市给它的收入高，他们就会选择到哪个城市去工作；留住在一个城市并不是他们的最优选择。[3]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进一步提出相关的证据：农民工不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城市，他们更愿意在他们出生地的城市或县城买房，而不是要在北上广买房，这就是为什么全国的农民工在城市买房的累计比较为15%，而上海只有5%的原因。[4]
结语。城市作为交通中心、产业中心，通过降低运输成本、分享产业经验让企业产品更具竞争力；而城市作为商业中心、服务中心，通过专门化的消费品供给让居民生活组织变得更有效率。因此，城市规模越大，居民的工作机会、学习机会、创新机会就会越多，这就是城市产业积聚、居住积聚的规模效益。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方面在抱怨城市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拥向城市的原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的城市病是城市发展中的问题；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面对城市病要通过完善交通设施、推广新技术来解决而不是控制城市的规模，或者疏散城市人口，限制低端人品进入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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